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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02年至今，美国的人口增长了55倍，而政府雇员增长了500倍。尤其是在最近50年里，政府在规
模、权限和功能上改变了许多，远远背离了创建者的初衷。 

    近几年来联邦政府的文职雇员（280万人）和军职雇员（210万人）一直维持在一个均衡的常量。但
联邦法案却使州政府和市政府的雇员数量大幅度增加。因此，美国政府在各行各业中总共雇佣了 1800万
人。每 6个有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 1个在领取政府津贴。政府在各处的费用一年超过8320亿美元。 

    审计总署署长埃尔默·斯达兹在华盛顿与浪费、欺诈和粗枝大叶的管理作了15年斗争，他有更多的
体会。在对待官僚机构上他并不是幼稚和天真的。他说：“当美国人对政府缺乏信任的时候”，反而更
想从政府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在这一类对政府不满的人当中，每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大多数人总是首先去寻求政府的帮助。”“他们谴责政府的官僚机构，但又不愿意接受政府里的任何职
位，因为政府的工资大低，而道德约束的标准又太高。他们一有机会便攻击政府管得太多，而当要求他
们为社会努力尽义务的时候，他们往往缄默不语。他们坚持自己的要求，大谈自己的权力，却很少谈及
自己的职责、义务和责任。他们的言行自相予盾，既苦苦哀求降低税收，又企望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维
持在以往的水平上。” 

    “一度成为令人称道的美国社会特征的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已经让位于这样的观点：‘总有人会做
这件事’或者是‘总有人会付账单’，这个‘人’就是政府。”造就政府的人现在怀疑政府。他们个人
自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他们致力于削弱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关注如何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因
此，他们构建了一个互相制约、各方平衡、权力分散的政府，它建立在平衡和竞争的基础上，甚至政府
部门之间也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它并不是一个良好协调的典范。 
实际上，当人类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离开洞穴去形成群体的时候，官僚主义就已经成为其历史的一部
分了。近年来，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小政府交大了，庞大的政府更加庞大。从各国首都兴起的家长制
作风己经极为普遍。 

    五角大楼的XMI坦克计划耗资130亿美元，但只制造出了一辆只能在实验室那样的无尘环境中行驶的
坦克。 

    国家航空航天局要求国会拨款11亿美元以添置一座新的望远镜。实际上航空航天局犯了一个小小的
记账错误，这笔费用应是22亿美元。 

    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现在叫健康和人权保障部）在1979财政年估算，在3个主要的福利计划
上，因为滥用和付给无资格的人费用损失了20亿美元。从理论上说，它希望把流动损耗降到4％，但仍然
有11亿美元被白白浪费掉了。 

    许多联邦机构什么事也没做成，却因为支付那些不可靠的承包商和受让人薪金而欠政府25亿到30亿
美元。由于记账上的粗心大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总数是多少。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的一个小单位
在可以避免不合理的收费之前，因为限制性法令的失效而白白扔掉了150万美元。 

    在政府有12万台计算机，审计总署抽查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工资的计算机，发现计算机里有许多
冒领工资的虚构名字，这表明这可恶的机构可能给唐老鸭都发过工资。 

    据估计，政府一年里面要在外面聘请的咨询顾问身上花掉90亿美元，2／3的契约合同没有经过竞标
就被出让了。很多研究成果被锁进抽屉里，永不再使用。 

    在卡特政府里，卡罗尔·福尔曼负责农业部的食品检查和消费者权益。她曾谈到：“我有1万名雇
员，一些人兢兢业业，一些人富有才干，但还有一些别的人。” 

    政府里人浮于事和紊乱不堪的状况，比那些致力于本职工作的人们更引起公众的注意。美国人不了
解本国外交人员的规模数量，直到被扣人质从伊朗返回。几乎没有人知道，一些年轻律师拒绝了大企业
的丰厚待遇，用法律来帮助穷人。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每天默默无闻地做着防治传染病的工作，而当有
一天他们的工作出现失误时，却引起舆论的批评。那些放弃企业待遇优厚的工作、在政府里努力工作或
打发日子的男女，从来不在报纸上占一席之地，直到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因贪污受贿而被曝光。 

    大多数政府的研究学者认为，困扰政府的麻烦并不是那些好的、坏的或冷漠的官员，而是培养滋生
他们的那种混乱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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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拥有的是一座庞大的、今人难以置信的、摇摇欲坠的房子，随意添加的附属建筑、导向不明
的走廊和互不连接的房间将其分割得面目全非。这座房子因这些年来添了无数的孩子而随意地扩大容
量，而大多数孩子是超生的。这里没有家庭计划，也没有建筑师。 

    “国会有权、但没有一种因素促使它对官僚体制进行协调控制，而总统有这种要求和动机，但却无
权来扼制官僚体制。”政治学家莫里斯·费奥里纳这样说道。 

    有人说，政治学过去是研究一些事情的，而现在它关系到每一件事情。过去形成政府的主要权力集
团是商业、劳工和农业，而现在权力被分散成一个响亮的声音，每一个声音都必须倾听和调和。 

    他们被周密地组织起来，每年从联邦那里进行政治分肥，在受个人利益影响的官员帮助下经常去争
夺自己的利益。他们已成为现实中实实在在的东西，这种情况使一些政治学者担心，国家权力已从人民
和他们选出的代表手中转移到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和官僚手中。  
（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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